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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未政潮余波：岑春煊谋求复出与各方因应＊

张 建 斌

［摘　要］光绪三十三年发生的丁未政潮，权臣岑春煊被排挤出局，积极谋求更为权势之地，遭到朝中各

势力的暗中阻挠，可视为政潮余波。湖南巡抚岑春蓂提出选取廉明刚正大员巡阅长江，实为乃兄插手沿江

事务发声，引起督抚端方、张之洞的不满，提议被否定，此后被暗中弹劾。南北洋联合打压岑春煊波及甚

广，岑党要员沈瑜庆亦受牵连，御史台谏充当了斗争的工具。江督端方持续针对岑春煊的根源在于其觊觎

己位，对于盘踞在沪的竞争对手格外关注，自然不能容忍政敌制造复出的舆论及种种谋划，晚清报刊介入

政治于此体现尤为明显。岑春煊谋求复出过程反映了光宣之际的权力格局演变与政治生态变迁。

［关键词］岑春煊；端方；袁世凯；张之洞；丁未政潮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５８３　０２１４（２０２３）０７　００３０　１０
＊

清末时人有言“京外总督三个半”，“三”指的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两广总督岑春

煊，“半”为两江总督端方，可见四人在地方督抚中具有很高的声望。陈寅恪评价清季士大夫有清浊之

分，将岑春煊、军机大臣瞿鸿禨等人视为清流，浊流的代表则是军机大臣奕劻及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

集团众人。在日益变化的政局中，这些权臣因缘际会，芥蒂日深，相互倾轧，终在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
年）集中爆发。奕劻、袁世凯、端方联合将瞿鸿禨、岑春煊排挤出局，时称丁未政潮。慈禧太后借此调

整平衡朝局，但清廷高层内部的政争并未就此结束，反而致使疆臣权贵结下了更深的诟怨，岑春煊的

去向尤为外界关注，成为政局演变最难确定的环节。

岑春煊寄居沪杭，表面上寄情山水，享受闲适之乐，又聘请西医治病，向外散布归隐的烟雾，实则

时刻关注政局走向，多方着手谋求更具权势之地，但谈何容易。丁未政潮后统治集团已经调整形成的

中央与地方格局，势必因性格刚直的“官屠”岑春煊的介入有所更动，而以奕劻、袁世凯、端方为首的政

敌更不能容忍其轻易启用，占据要职，暗中作梗阻拦，可视为政潮余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

档案中存有多封密电，记述岑春煊谋求复出与各方的因应举措，这些材料还未见学人利用，借此可以

揭示更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与内幕，对于加深光宣政局研究以及官场政治生态认知不无裨益①。

一　岑氏昆仲谋求巡阅长江与张之洞阻挠

岑春煊被排挤出京后，不满于清廷任命的两广总督一职，寄居沪上谋求形胜之地。光绪三十三年

五月二十六日，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案发后，军机处致电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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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中国之治’的历史根源及思想理念研
究（２２ＶＬＳ００６）”。

相关研究参见郭卫东：《论岑春煊》，《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２期，第５２～７３页；桑兵：《庚子勤王前后的岑春煊与保皇会》，
《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６期，第５５～８０页；王惠荣：《从丁未政潮到洪宪败亡———岑春煊与护国战争》，《历史档案》２０１１年
第３期，第１０５～１１３页。关于丙午官制改革至丁未政潮期间岑春煊与北洋集团的诟怨，参见郭卫东：《论丁未政潮》，《近代
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５期，第７７～９２页；张建斌：《端方与“丁未政潮”》，《近代史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９２～１０６页；韩策：《清
季江督之争与丁未政潮的一个新解释》，《近代史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５５～６９页。检讨过往研究，自丁未年岑离京至保路
运动再度复出，在此三年期间岑氏与政局的举措，囿于史料，学界鲜有关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案是本文重点依
据的史料，为文章立论基础，学界目前利用较少。该档有八万余件，主要记录端方为官期间的往来电报、信函及各类杂务，涉
及晚清重要史事，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方等沿江各省督抚严密防范，妥为布置，任命端方为筹议长江巡缉章程的牵线人，会商长江水师提督

程文炳，江北提督荫昌，湖广总督张之洞，江西巡抚瑞良、湖南巡抚岑春蓂、江苏巡抚陈夔龙、安徽巡抚

冯煦等沿江督抚要员，妥议巡缉章程，将文稿发送给中枢和疆臣讨论①。

岑春蓂的有关提议引起性格狡黠的端方警觉。岑曾得到端方提携，二人原有着很好的交际。光

绪二十九年，湖北布政使瞿廷韶因病出缺，署理湖广总督端方奏陈岑春蓂简放署理。光绪三十一年，

由端方“与政府诸公切商之”，岑由偏僻无关大局的黔抚转湘抚②。端方与岑春蓂渐生嫌隙则是清末

政局演变的结果，与岑春煊有着密切关联，“文本（岑春煊）素有刚正之名，与鄙人（端方）貌合情离”。

“貌合情离”，但尚不至于互相攻讦③。随着丁未年春岑春煊入京弹劾北洋一系，并觊觎江督一职，后

袁世凯告知端方，岑有此想法，但办不到，端方才稍安心，这也导致了端方与岑氏昆仲彻底决裂④。岑

春煊入京第一日，端方即给在京兄弟端绪去电，称“岑三近日与兄意见益深，到京后如何举动，务须设

法侦探，逐日电告，不可稍涉轻忽”⑤。基于此，岑春蓂的一些建言，不能不引起端方狐疑。

岑春蓂提出现任程文炳在任有年，于汛地缉匪捕盗事务样样不通，捕获著匪的成绩也不突出，在

其所管辖的湖南沿江一带，长江水师无所作为，抢劫案迭出，看来非奏请另简廉明刚正大员，不足以资

振作而收实效。他引同治年间彭玉麟巡阅长江案例，提议设立职位高于水师提督的长江巡阅使，看似

讨论长江巡缉，但在政敌看来有为初衷是为其兄岑春煊谋得此职的嫌疑⑥。此间端方正密布眼线，罗

织岑春煊结交康梁的“证据”⑦，可想而知，岑春蓂推荐刚直大员巡阅长江，插手沿江防务，对主管南洋

事务的端方而言是不能接受的。

即便背靠奕劻与北洋，端方阻止岑春煊插手长江事务也并非易事，办成此事如得到张之洞的支

持，则无疑大大增加了胜利的筹码。但端方虽在湖广任职有年，却与重臣张之洞并不交心，不能商议

敏感之事。加之此次皖案发生，沿江各省会议长江巡缉章程由端方领衔，令盘踞湖广多年自认为南部

督抚翘楚的张之洞颇为不快，在巡缉章程上做文章，有意与端方为难。端方一时摸不清张、岑底细，不

敢冒然行动，因此而想到了极为投契的湖北按察使梁鼎芬⑧。

梁鼎芬深得张之洞倚重，有“小张之洞”之誉，入幕多年，私下却与端方交谊。端方将岑春蓂的建

言告知了梁鼎芬，称此论看似正大，实则不过欲为乃兄岑春煊组成巡视长江之事。在端方看来，“此事

关系全局”，岑“耽之此席为日□久，若令得志，长江五千里安能复有宁日。且某意存叵测，假此重柄，

似亦非宜”，希望梁劝张之洞介入，不要游移，“务请将利害得失痛切沥陈”，但嘱其“不可露出鄙意”⑨。

需要说明的是，岑春蓂此前也将长江巡阅使提议发给了张之洞，这反而便利了梁鼎芬运作此事，避免

·１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有关皖案与清廷调整长江防务的相关研究，参见安东强、姜帆：《丁未皖案与清末政局》，《历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７９～
９４页。该文注重清廷中央与地方案发后的政策调整，其中的人事纠葛并非关注重点。
《张之洞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本文所引档案，如非特别标注，均出自该处，下文
不再一一标注），端方档案，档号：２７　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０１３１　００２８。
《端方致梁鼎芬电》（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初三日），端方档案，档号：２７　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１０３　００１０。

端方听说岑春煊在京“极力运动求与鄙人互易”，向袁世凯打探消息，袁判断，“互易运动自在意中”，“想亦办不到”［《端方致
袁世凯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日），端方档案，档号：２７　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１５７　００２３］。按，该电文原无时间，由四月二十一
日袁世凯致端方电及文内“哿”电推断［《袁世凯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端方档案，档号：２７　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０２５２　０００５］。
《端方致端绪电》（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七日），端方档案，档号：２７　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１６０　００１７。
《岑春蓂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端方档案，档号：２７　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０１４３　００８０；《长沙岑抚台来电》（光绪三
十三年六月十九、二十日），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２辑第１１０册，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

４１６页。

关于端方丁未政潮期间对岑春煊的倾陷，参见张建斌：《端方与“丁未政潮”》，《近代史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９２～１０６页。

端方与张之洞交际内情复杂，随着政局的演变分歧渐多，致使端方倒向北洋集团，对此，笔者有专文论述，在此不一一赘述。

相关研究认为端方任湖北巡抚期间，与张、梁交谊笃厚，相处融洽（参见陆德富：《张之洞致端方信札六通考释》，《文献》２０１７
年第６期，第１００～１０５页）。
《端方致梁鼎芬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端方档案，档号：２７　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１２４　０１２２。



转述端方电文引起疑惑。经梁鼎芬从中斡旋，以张之洞名义否定了岑春蓂的提议。张之洞回电称“陈

义甚高，规模宏远”，但巡缉大员难选，“当世廉明刚正之大员实亦罕觏”，指出此前李秉衡巡阅长江号

令诸将，张皇战守，“前车不远，思之可为寒心。今日长江幸无大事，似只可相题行文，不宜作谢眺惊人

之句”①。此电应是出于梁鼎芬手笔②。

张之洞并未意识到端方暗中运作，致电征求意见，称“谕旨是令各省协助长江提督，非令撤换长江

提督，此似是题外文章矣，尊处如何答复，祈速示”③。对端方而言，乐见张氏所言，表示认同，“廉明刚

正大员一时难得其选，中堂所虑正与鄙见相同”，同时将复电发给了岑春蓂，以表明附张之意，不致开

罪岑氏昆仲④。端方狐假虎威，婉转借助张之洞之手阻止了政敌上位。再观岑春蓂知己意不被采纳，

复电称：“因人论事，始存其说，至如何妥议巡缉章程，夙仰荩画周详，原无事旁参末议。”⑤无奈作罢。

岑春煊“为政尚猛……遇事辄持己见，倔强不为人所屈”，学养未足、气质近粗，怀有抱负，张、端不愿其

插手沿江事务，唯恐于己不利⑥。

经端方暗中运作，长江水师提督依然由北洋集团程文炳担任。至七月初二日，岑春煊被罢官。十

天后，端方致电袁世凯，告知一月前发生的岑氏兄弟谋求长江巡阅使一事，称岑春蓂建议另举廉明大

员坐制数省，“意在运动南皮为乃兄推毂”，“伊（岑春煊）命意于长江，终不能恝然，尚望公预为备虑为

幸”。此时岑春煊已去职，端方旧事重提，无非是为了提醒袁世凯“伊虽开缺，久住沪上，必不安静”，需

继续提防，岑春蓂也在打击之列⑦。

二　弹劾岑春蓂的台前幕后

湖南巡抚岑春蓂的进用虽受惠于端方提携举荐，但在日益变化的政局之中，端方与岑氏昆仲由广

西边患期间的帮扶，逐渐演变成政敌。岑春蓂为其兄谋划长江巡阅不成，势必还会继续奔走，端、袁诸

人去“小西林”提上日程。

光绪丁未政潮期间，御史充当了权力斗争的工具，轮番发难是一大特点，先有赵启霖弹劾庆王父

子，后有北洋集团授意恽毓鼎上奏一搏。借助言路与清议为政争常用伎俩。赵启霖因弹劾载振去职，

回到原籍湖南，给了身为湘抚岑春蓂联合的机会，为乃兄复仇，谋求复出⑧。以敢言著称的赵启霖与

岑联合自然引起端方格外关注，端方将此事告知亲信蔡乃煌，称岑氏兄弟暗中勾连台谏要引起重视，

岑春煊借病乞休，实欲借窥朝廷意旨，目前派其弟在湘网罗亲信，不久就会发动⑨，“京中闻亦颇有布

置，若不趁此罢黜，复必难制，望密陈邸堂（奕劻），勿稍大意”�10。况且此年岑春煊入京即与赵启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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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致端方、岑春蓂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端方档案，档号：２７　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０１４３　００８１；《致江宁端制台、长
沙岑抚台》（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廿二日），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２辑第２５册，第３９３页。

辜鸿铭与端方、张之洞均有交际，辜曾评价端、张性格及幕府品行，称“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
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参见辜鸿铭著，陈霞村点
校：《张文襄幕府纪闻》，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５页）。
《张之洞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端方档案，档号：２７　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０１６０　０１１５。
《端方致张之洞、岑春蓂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端方档案，档号：２７　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１２４　０１２２；《张之洞致端方电》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端方档案，档号：２７　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０１６０　０１１６。
《岑春蓂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端方档案，档号：２７　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０１４３　００７２。
《岑春煊》，陈 一：《睇向斋秘录（附二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００～１０１页。
《端方致袁世凯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二日），端方档案，档号：２７　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１５７　００６２。按，该电文时间系根据内容
及“支”电推断。

赵启霖参劾庆王府的相关研究，参见刘鹏超：《奕劻贪污与晚清政局———以弹劾奕劻案为中心的考察》（博士学位论文），南开
大学２０１４年，第７９～１０５页。

丁未政争去岑案，蔡乃煌自沪入京，联系恽毓鼎参劾岑氏，出力不少，被端方推荐给袁世凯，蔡得以充任邮传部左参议，成为
端方在京眼线［参见《端方致袁世凯函》（时间不详），端方档案，档号：２７　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２４　００２２］。
《端方致蔡乃煌电》（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八日），端方档案，档号：２７　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１６４　０００７。



所联络，为时人所知，这就更坚定了端方的揣测①。丁未政潮后的枢垣，各方互相制衡，据端方判断，

“去小西林，邸必谓然，抱冰必反对”，“邸”为奕劻，“抱冰”为张之洞，军机处两公均有一定的话语权，排

挤岑春蓂是有一定困难的②。

蔡乃煌在京如何运作，并未见电文记载，只是十天后端方给蔡的电文称“贼（岑春蓂）事布置极妥，

冰（张之洞）处函电当留意”③，看来有所动作。端、蔡所采取的方式应是运动御史发难，这种手段于晚

清政争中屡见不鲜，“当时台谏摧折大员，视为快事，一击不中，他御史便再接再厉，习成风气”④。况

且端方于此前南北洋倾陷岑春煊时就运作过给事中陈庆桂、侍讲学士恽毓鼎，手段可谓驾轻就熟，此

次选中了给事中李灼华，此人以敢言著称，曾奏陈岑春煊参劾人员不公，致使循良蒙冤，为岑氏兄弟的

死对头⑤。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李灼华上折参岑春蓂，称其因父兄余荫，不学无术，信奉占卜，处理

萍浏醴事不力，靡费官款，所用人员贪腐⑥。经军机大臣奕劻、袁世凯运作，这封弹章廷寄给湖广总督

赵尔巽，对岑的打击正式启动。同时蔡乃煌在京也有举措，对岑氏昆仲死党“逐渐剪其羽翼”，然后再

探寻赵尔巽“于小贼意如何”⑦。

赵尔巽与端方为官两湖多年，有金兰之谊，往来电函频仍，不乏敏感政事⑧。端、赵二人针对此事

确实有所沟通，“将贼弟兄险狡情形密为陈及，并属其（赵尔巽）力加防范，此事或不致轻放”，得出的结

论是“天水（赵）于小贼（岑春蓂）本无感情”⑨。看来经端方斡旋，赵尔巽同意联手对付岑氏昆仲。为

与赵联合，蔡乃煌派遣亲信赵小鲁赴鄂布置，后忖度“贼事非面商无善法处置”，经与奕劻商量，得以
“力保特简”为上海道，亲自到南京与端方面商�10。此中重要的关节在于蔡乃煌借此出京赴沪，搭乘京

汉铁路列车途经汉口，顺路面见赵尔巽，将详情转达。出京前蔡向奕劻请了一道口谕，“传谕天水勿放

松小贼”，得以“照准”�11，这样“密办小贼事”就有了更多的底气。这是一趟掩人耳目、一举多得的差

使，鄂、京两地同时发动，谋划极为缜密。

京中奕劻起了决定作用，他与岑氏兄弟早生嫌隙，此前策划扳倒了岑春煊，此次有恐军机大臣张

之洞回护岑春蓂，需要准备一些说辞。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三日，奕劻与张之洞被传见，两人有了当

面交流的机会，据蔡氏密电称，“问小贼应去之故，历陈其阴险昏庸，询谁人能胜湘抚之任，举赵季和，

相意大动，想难幸免”�12。看来奕劻向张之洞表明了去除岑春蓂的立场，推举赵尔巽之弟赵尔丰代替

岑春蓂，显然是为了拉拢赵氏兄弟。奕劻应与张之洞达成了共识，具体说辞不详，“南皮已有意动小

贼……大约内日必更人矣”�13。看来去岑时机成熟，已经到了讨论继任人选的地步。同时端方在两江依

托管辖地之便，借助沪上报刊向外界散播因御史弹劾，两宫不满岑春蓂的言论，为去除异己制造舆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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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刚德著，张国宁点校：《春明梦录》，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６９页。
《给事中李灼华折》（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录副奏折，档号：０３　７３９９　０９１。
《给事中李灼华折》（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录副奏折，档号：０３　５４９４　０６６。
《蔡乃煌致端方电》（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端方档案，档号：２７　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０１７３　０００９。

赵尔巽曾任山西布政使，时任巡抚即岑春煊，未见二人交谊记述［参见《山西巡抚岑春煊折》（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录副奏折，档号：０３　５４１８　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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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二月初二日），端方档案，档号：２７　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０１７３　０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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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除岑春蓂关键环节在于赵尔巽针对御史弹劾的调查。二月二十二日，赵尔巽将给事中李灼华

参劾岑春蓂的奏折做了回复，针对奏疏逐一核证，显然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得出的结论是“原参各节虽

或事出有因，实多误会之词，均不得为该抚咎”，不过此举并不是替岑开脱。赵随后话风一转，以总督

的身份罗列岑春蓂的种种不妥，参劾岑氏委以要任的湖南候补道沈祖燕、湖南第一军标统崔朝俊、湖

南常备新军协统杨晋、湖南候补县丞杨瀚等人。总督比之于给事中参劾更具说服力，赵尔巽借助调查

案情再次弹劾，明显是落井下石，去岑用意已经非常明确，折上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①。在多方

运作下，端方判断“小贼不日可除”②。然结果事与愿违，这些平常的文料不足以撼动两宫，岑春蓂得

以继续任湖南巡抚，为乃兄复出奔走。

三　波及“岑党要员”沈瑜庆

在打压岑春蓂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插曲。江西巡抚瑞良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奏请开缺，称其父

年逾七十，体弱多病，偶感风寒，病势加剧，所留遗缺由藩司沈瑜庆护理。军机处电允瑞良回京省亲，

毋庸开缺③。一省巡抚以家人病重为由辞官并不多见，名为尽孝，实内情复杂。瑞良请辞前将通省官

员考核、人员调动做了新的安排，并就光绪三十二年以来困扰时日的江西教案上奏了结④。迁延日久

的江西教案让江督端方对赣抚瑞良早有不满，“赣案初起，鄙人（端方）首电外部，□先派兵相助。瑞鼎

臣延不入告，遂被申斥，因此□隙不忘”，看来端、瑞在应对教案方面存有分歧⑤。沈瑜庆与瑞良为赣

省的藩司与巡抚，相处甚为投契，认为端方因赣案“欲推倒瑞鼎臣，为瑞莘如（瑞澂）谋赣抚”，遂有瑞良

省亲之旨⑥。有此过节，瑞良到京后陛见，狠狠的参了端方一本⑦。

此时端方正与奕劻、袁世凯等人谋划去除岑春蓂，连带报复岑春煊。瑞良的面参引起心性敏感的

端方疑忌，认为“此君在赣，事事假手，于人形同傀儡……鄙意此公碌碌，恐仍不免为人所使耳”⑧。那

么在端方看来，瑞良是受何人所使呢？几天后，端方得出结论，“为沈（瑜庆）所指使，沈为贼（岑春煊）

死党，故必欲甘心鄙人”⑨。显然端方将瑞良的反常举动归结于岑氏昆仲与沈瑜庆的怂恿。

端方的推断不无根据。沈瑜庆，字志雨，一字爱苍，号涛园，福建侯官人，沈葆桢第四子，光绪十一

年顺天乡试中举，分刑部，寻改江南候补道，曾入张之洞、刘坤一幕，光绪三十一年，简山西按察使，未

到任调广东，深得时任两广总督岑春煊信任，由臬司兼任学务处督办，一同督办学务的尚有藩司胡湘

林，沈、胡“于办理学务事，诸多不合，而施行上不免生一番之阻力”，岑多听从沈建议，遇事与之商量，

“胡藩势力遂因之大减”，由此不难看出岑、沈相知�10。沈、岑即使不是端方所言的“死党”，至少沈与岑

氏尚可相处，为了彻底打倒岑家兄弟，沈瑜庆也不能放过�11。何况沈瑜庆对端方多有微词，称护理巡

抚期间，江督端方以赈务为名，欲提赣藩及关粮库款，被其据例驳之。江西发生教案，江督欲移军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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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总督赵尔巽折》（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朱批奏折，档号：０４　０１　１２　０６６１　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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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回京毋庸开缺事》（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电报档，档号：１　０１　１２　０３３　０２２６。
《为遵办赣南教案议结事收江西巡抚瑞良电》（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电报档，档号：２　０５　１２　０３３　１４０４。
《端方致某电》（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三日），端方档案，档号：２７　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１５８　０００７。按，此件为残件，并无电文开头，

无收电人信息，结尾处亦未署名，笔者推断应是发给在京的蔡乃煌，因几日前即蔡氏密电告知瑞良面参端方，端方为此有所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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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致蔡乃煌电》（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一日），端方档案，档号：２７　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１６４　００６０。
《沈臬兼学务处督办》，《岭东日报》，１９０５年６月１３日，“本省新闻”；《学务处之前途》，《岭东日报》，１９０５年７月２８日，“本省
新闻”。

陈三立：《沈敬裕公墓志铭》，沈瑜庆：《涛园集》，第３６０页。



办，上奏制止，“廷旨责成议结，遂无事”，还提及“按察使瑞澂欲提案在沪议结”，同样遭其驳斥，“于是

比而嗾言官中伤之”①。沈家后人请陈三立撰写沈瑜庆墓志铭，亦记述此段史事，称江西按察使瑞澂

与端方“中伤公，坐罢去”②，成见之深自不待言。

在沈瑜庆看来，与端方交恶的原因还在于瑞澂，“督部（端方）初意为奇侯之孙（瑞澂祖父琦善为侯

爵）谋赣抚，挤瑞（良）不遗余力，鄙人（沈）左袒瑞，谢绝其援赣之师（指江西教案，端方派兵事），乃大

怒”③。致使端方“嗾广东言官某以蜚语中伤”④，所找的这位“广东言官”就是曾弹劾岑春煊的陈庆桂。

端方派专差进京，将拟好的奏章交给亲信蔡乃煌，运作台谏发动，并暗下决心，“神人共愤，天理难容，

此事万不办到，鄙人一定引退矣”⑤。

端方对此事具有把握的原因在于，给事中陈庆桂早就与他有所联络，上年两人就做局弹劾了岑春

煊，这种索米弹章驾轻就熟，且对岑党抱有成见。陈庆桂很快据端方拟好的文料上奏，称沈瑜庆结党

营私，劣迹昭著，任用私人，广招贿赂，弹劾内容多有细节，显然是熟知江西政情的端方提供文案。奏

折特意提及“抚臣瑞良才本平庸，复耽安逸，于用人行政之事概置不问。故说者谓沈瑜庆之贪横至此，

未始非瑞良之暗懦有以养之，江西民教积衅最深”，“酿成巨案”。对于办理江西教案的江督端方则多

有赞誉，“幸而督臣端方派兵派员赴机迅疾，事得速了”，建议清廷“特派大员前往该省查办，抑或饬下

两江总督臣端方就近据实确查，请旨办理”⑥。

如陈庆桂所请，廷旨命两江总督端方查奏。端方逐一核实弹章细节，上报清廷，由于此案纯属子

虚乌有，最终定案结果是“此次被参各节现均查无实据，应请无庸置议”，但也不无贬损之词，“求治之

心太急，用人或未尽得宜，嫉忌者遂不免横生怨论”⑦。由端方自导自演的弹劾闹剧告一段落，但端、

沈的矛盾不可调和，端方无论如何不会让沈瑜庆在江西为官。

此年八月，冯汝骙调任江西巡抚，沈瑜庆回本任，二人龃龉。时人记述冯汝骙“腾洋务局藏娇”，沈

瑜庆斥此行径“资外人之耻笑”，“荒淫溺职之罪，百喙莫辞”；冯则称“此予之特权，非藩司所能干

预”⑧，可见两人诟怨已深，江西官场沈氏处境愈发尴尬。更令沈瑜庆难以为继的是冯汝骙党于袁世

凯，“新抚（冯）故党袁，袁又方柄国，卒倾公（沈）去位”⑨。看来江西巡抚冯汝骙、两江总督端方、军机

大臣袁世凯均与沈瑜庆或明或暗不睦是事实，势必不能容于赣。不久上谕下发，江西布政使沈瑜庆开

缺，另候简用。沈终被排挤。沈瑜庆开缺后，端方致电惺惺作态，“公事突如其来，□中是如何原因，殊

为诧异”�10。殊不知端方早将沈归入岑氏一党，暗中拨弄，除之而后快。

需要提及的是，端方原本找的枪手不是陈庆桂，“沈劣迹早已查明，特拟叶专差寄呈，十五晚间可

到，请在家坚候。并祈即日密属南田（恽毓鼎）、太邱（陈璧）、青莲（李莲英）速进一椎，不惜费。此事所

关至巨，无论如何总望即日办到”�11，看来端方早就策划好了打击沈瑜庆的方案。端方的本意是不惜

本钱，联系恽毓鼎、陈璧、李莲英发难，却未见后续行动。不过就在陈庆桂上折前两日，恽毓鼎上奏称

川汉铁路应特简大员总司其事，指出沪宁、津浦铁路皆派员督办，“川汉一路重于沪宁而难于津浦，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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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通志本传》，沈瑜庆：《涛园集》，第３６３～３６４页。

陈三立：《沈敬裕公墓志铭》，沈瑜庆：《涛园集》，第３６０页。
《致高啸桐凤岐书》，沈瑜庆：《涛园集》，第２８８页。
《沈敬裕公年谱》，沈瑜庆：《涛园集》，第３５２页。
《端方致某人电》（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三日），端方档案，档号：２７　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１５８　０００７。
《给事中陈庆桂折》（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录副奏折，档号：０３　５４９９　０７３。
《两江总督端方奏遵查藩司沈瑜庆被参各节据实复陈折》，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清末官报汇编》第６８册，北京：新
华书店北京发行所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４１４９页。
《沈瑜庆之挂冠》，陈 一：《睇向斋秘录（附二种）》，第５５页。

陈宝琛：《沈爱苍先生暨德配郑夫人六十双寿序》，沈瑜庆：《涛园集》，第３５５页。
《端方致沈瑜庆电》（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八日），端方档案，档号：２７　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１３７　００６５。
《端方致蔡乃煌电》（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一日），端方档案，档号：２７　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１６４　００６０。



亦应特简公正通达之大员总司其事，内与邮传部直接，外与两省所举总理协谋”。清廷将恽折发给邮

传部审理，该部尚书陈璧具折逐一辩驳称，“川汉铁路毋庸另派督办”①。笔者推测，瑞良或他人曾在

京为岑春煊运动川汉铁路督办一职，即所谓“公正通达之大员”，端方先发制人，推动恽毓鼎与陈璧联

合做局，致使岑氏谋划无疾而终，清末的政治生态于此可见一斑。

四　岑春煊谋求江督与赈务大臣

岑春煊在沪一日，端方即不得一日安宁，党同伐异，打击异己，清末报刊充当了重要媒介。光绪三

十三年正月，岑春煊在沪借《时报》发声，披露江督准备与横滨正金银行订立合同，借款一百万两，六厘

利息，用金陵关作抵押，用以补官制改革亏空②。端方告知熊希龄赈务需款万急，拟向华商借款暂济，

绝无借洋债之事，亦并未有举此念头，请其转告报人狄楚青在《申报》声明借外款为谣传③。

两江赈灾确有不得已之内情，光绪三十二年的江北大水为近代以来罕见的重大灾荒，外界对政府

赈济多有责难。光绪三十三年冬，上海报界刊发报道称两江政府虚靡赈务巨款，江督因此被劾，实并

无此事，属报纸传谣④。但端方却认为这是岑春煊暗中散播谣传，“近闻贼人以巨赀运动台谏，将借赈

务用款中伤鄙人”，看来端方对岑成见甚深，不得不大加防范，“贼谋险狠，又有善棍等出全力相助，不

可不力为防范制之未然”⑤。此前端方即推测岑借赈务发难的根本目的还在于谋求江督位置，“西林

徘徊海上，久无佳兆，遂不能稍自忍耐，此等伎俩真不置一哂。近中如何运动，想公（梁鼎芬）亦已然屏

烛之。鄙人在此筹办赈抚，改良敝政，不避怨谤，不皇寝食，自愧尚无成效，但愿此君善自为谋，钟山一

席正可举以奉畀也”⑥。“举以奉畀”自然是不可能，端方叮嘱主管沪上报刊的志锐刊文辨正，称“‘某

大员因久无起用消息，特派员入都秘密运动，并拟借赈务用款及枭匪事，托言官某某设法中伤某督，为

进用之地步’云云，此电并密送《新闻报》登录为要”，同样借用报刊回击异己。同时将拟好的电文发给

主管《上海泰晤士报》的亲信福开森，登文辩论，“‘闻有某大员派人挟资入都意欲运动言官，藉赈务用

款太多，中伤某督，惟朝论均不谓然，某大员此举恐无效力’云云。请用大字登入北京专电”⑦。“某大

员”指的是岑春煊，“某督”为端方，显然这封电报是针对岑氏制造舆论的因应举措，还特意嘱托用“北

京专电”，以免引起外界猜疑。

光绪末年各地水灾不断，除两江外，两广总督张人骏、安徽巡抚冯煦接连上奏灾情，请求赈济。见

此情形，闲赋上海的岑春煊运动商界联合电请其出任粤、苏、皖、鄂、浙五省赈务大臣。此事被蔡乃煌

探知，认为“非举盛（宣怀）不能过岑”，就是用盛宣怀代替岑春煊出任赈务大臣，并着手劝各商推举，建

议端方速致电中枢，声明赈务由两江主导，否则即将五省赈务一事作罢⑧。未见端方致电中枢诸公，

应是蔡乃煌动用私人关系与奕劻联络，并很快得到回应，“枢廷嘱京友回电采呈，正宜努力，不可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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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致蔡乃煌电》（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廿三日），端方档案，档号：２７　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１６４　０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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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份档案有两份电报草稿，分别是《端方致志锐电》（时间不详）、《端方致福开森电》（时间不详），端方档案，档号：２７　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６５　０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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邸（奕劻）已嘱部稍松”①。由此可见奕劻对打压岑氏颇为上心，令端方颇感欣慰，找到了同路人，倒岑
信心更足，“枢电甚切，至有邸援颊，度支当可松动”②。

端方听取了蔡乃煌推举盛宣怀代替岑春煊出任赈务大臣的建议，但对盛亦有成见，不忘叮嘱蔡
“武进案盼速查复”，“武进”指的是盛宣怀。原来此间端方接到军机处字寄，审查盛宣怀侵吞国家财产
案，上奏弹劾的给事中陈庆桂正是出于端方的暗中指使。陈庆桂上折一同劾弹的还有岑春煊，文料同
是端方提供③。可见端方与盛、岑冰炭日甚，不过为了阻挠岑复出，不惜举荐政敌，狡黠手段频出，根
源还在于对宦途“热中太甚”“知进而不知退”。几年之后的保路运动，罢官归里的端方再与岑春煊争
位，遭新军哗变，客死资州，令人唏嘘④。

五　岑氏营造复出舆论与端方应对

端方任江督后，唯恐岑春煊与己互易，交怨益深，处处监视提防，暗中掣肘。端方幕僚龚锡龄直
言，“今则西林开缺，锡龄始得安枕矣，然人心叵测，恐彼未遽甘心也”⑤。蔡乃煌则言，“贼（岑）一日尚
存，心必不死”，“贼日以报复为心，一有不确则必穷追”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如何针对岑春
煊，已经成为端府上下的共识。

端方的顾虑不是没有根据。光绪三十三年下半年，江浙绅民群起反对借用英国债款修筑苏杭甬
铁路，渐起风潮。往来于上海与杭州两地的岑春煊借机鼓动，对政务多有微词，“西林在杭于苏杭甬路
事暗中力为煽动”，端方判断此举实为复出铺垫，“月初间复潜来沪上，与其党秘结英人，谋去粤督，以
求复职”，并探查到沪上报界受岑指使，“屡登西林被召将接粤督，确系伊之授意”，进一步推测岑春煊
“暗属报馆日言政府外交失败，希图推翻，本意在藉此推翻政府”，看来岑的野心不止于复出，还有复仇
的成分⑦。

更让端方不能容忍的是，各报屡登岑被召，制造舆论。自岑罢免后，沪上发行量较大的《申报》每
隔一段时间即有岑复出的传闻，或补两广或接替江督，这时常刺激着端方敏感的神经。光绪三十三年
七月十九日，岑春煊罢官仅半月，《申报》即刊登消息称岑要替代入京的张之洞接任湖广总督⑧。半个
月后，该报又称袁世凯力保岑为两江总督，并称军机大臣奕劻极为赞成⑨。奕劻、袁世凯与岑春煊诟
怨甚深，自然不会力保推荐，此显然为假消息，不过却最有市场，民众尤为青睐，被报界连续转载，“政
府将再任岑云帅督办两广军务，已见各报”，“某大军机在慈宫前力保，拟俟岑帅到京后，决以繁要之总
督简放”�10等。总之，有关岑的去向已经成为时论焦点。

报纸为博人眼球刊发达官的风闻，本是办报的常见操作，不足为奇。但在端方看来，谣言本身不
可信，但背后代表了朝野的心理，唯恐这些荒诞的谣传制造出合理的舆论环境，自然不能麻痹大意。

为此，端方专电询问蔡乃煌，“报载西林内召及复请代奏电文甚详，是否确有其事？南皮（张之洞）欲援
以抵项城（袁世凯），其事甚奇，确否？”�11端方担心“政地诸公必有为彼所摇惑者，图之不早，恐一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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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复制”①。未见蔡回复，端方的隐忧与顾虑是显而易见的。几日后，端方又致电湖北按察使梁

鼎芬，称“报馆天下选新闻，诡称此京专电，大都无据者多，鄙人之被参与西林之被召皆此类也”，看

来已经判断岑入京并无确据，多少有些聊以自慰的意味。不过沪上报界依然关注岑的举动，不时

刊发京内外相关各类新闻，为政敌“制造舆论”是端方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整饬沪上报界提上日

程②。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申报》又刊文称岑春煊将要复出，“两宫拟起用前粤督岑春煊制军

为某督之后任”③。这类官员任免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冠以京中密函的噱头，实则大都是捕风捉影

的小道消息。但这则寻常新闻却引起了端方警觉，同日《中外日报》《神州日报》刊发岑将任命为禁烟

大臣的报道，“有调京派禁烟大臣之意”④，“闻张鹿两军机力保充禁烟大臣”⑤。沪上报纸同步发文，为

岑复出制造舆论，显然内情并不简单。端方嘱刚上任上海道的蔡乃煌调查更正，称“廿日《申报》言贼

（岑春煊）将外用，《中外》《神州》则言其将为禁烟大臣。此等谰言，必皆系贼所运动”，“属其立为更

正”。况且《中外日报》等沪上报纸政府已注资不少，反倒被岑利用，“断不能听其任意造谣，为贼机

关”⑥。

端方很快出台反制措施，同样是炮制新闻，将岑春煊与贻谷案联系起来。此年绥远城将军贻谷因

占地侵款被参劾，涉案数额巨大，贻谷担任蒙旗垦务大臣，正是出于时任山西巡抚岑春煊所上《筹议开

垦蒙地折》，两人针对蒙旗开垦边务多有交流。端方于是借此倾陷⑦，称：“‘某大员系侵吞巨款某将军

之死党。该大员自罢斥后，日日运动起用，迄无效果，现已技穷力竭，甚形狼狈。惟不时尚遣其党秘密

到京，设法营谋，故时有此等风说传出。查某将军之得管边务，系由该大员力荐，两人交际最为秘密。

今某将军事已败露，恐该大员亦未能幸免也’云云。”⑧为免追责，未明确点名，“某大员”指的是岑春

煊，“某将军”为贻谷，但指向不言自明。在此，清末报纸充当了政争的工具。

不仅如此，端方又嘱人散布岑春煊病重的消息，在选取刊文报纸方面也是颇费心思、格外小心，唯

恐各报受人运动，泄露计划，最终在蔡乃煌的建议下选择了《新闻报》⑨。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五

日，《新闻报》刊载岑春煊病重的消息一则，“病体迄今未愈，仍拟赴沪就医”�10。此间发行量较大的《申

报》也刊登了两宫垂询岑氏病情的新闻�11。两则谣言暗含隐喻：岑春煊身体抱恙，不能胜任禁烟大臣，

以此遏制岑复出的舆论。

揆诸史实，岑春煊勇于任事，时望甚隆。时人谈光绪末叶督抚优劣，谓岑春煊“果敢有风骨，第一

等也”；相比之下，张之洞与袁世凯“均负盛名，然张皇欺饰，宜考最下”�12，不惜深贬张、袁，推重岑春

煊，不难看出后者确实在晚清督抚中具有一席之地。岑春煊再次被启用已是宣统朝端方、袁世凯遭罢

职，朝中政敌式微之际，否则还难有进用机会。岑在罢职后与保皇会、革命党若即若离，与其仕途不顺

有莫大的关联，也促成了护国运动中与各方联合反袁，并在就职两广护国军都司令时称：“袁世凯生，

我必死；袁世凯死，我则生耳！”�13长期积累的芥蒂之深于此可见，清末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对于民初

的政局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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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致蔡乃煌函》（时间不详），端方档案，档号：２７　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２４　００２４。

关于两江政府整饬报界问题，参见张建斌：《端方与上海报界研究》，《学术月刊》２０２３年第３期，第１９７～２０９页。
《京师近事》，《申报》，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１５日，第２张第２版。
《专电》，《中外日报》，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１５日，第１张第１版。
《本馆专电》，《神州日报》，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１５日，第１页。

⑧　《端方致蔡乃煌电》（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端方档案，档号：２７　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４０　０２９１。

光绪三十三年贻谷被归化城副都统文哲珲参劾，身陷囹圄。１９２１年，岑春煊上书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为贻谷翻案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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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十年清廷统治陷入多重危机并存的困局之中，立宪思潮激化与各地革命爆发，政治认同出现

严重分裂，雪上加霜的是统治阶层政治生态失衡、从政环境恶化，政府的合法性权威受到了极大挑战。

岑春煊谋求复出的政治运作仅是政局中的个案，却无疑昭示着统治集团公信力与凝聚力缺失的整体

面相。官员“各自挟其目的而进，即各自就其功业而去”①。时人恽毓鼎感叹：“今日时势，无论大官小

官无一得行其志者，可胜浩叹。”②伴随着新政中社会各阶层政治参与的扩大，外部各种社会群体诉求

膨胀，体制内精英之间的倾轧、政见分离给清廷施加更多压力，导致了更为严重的社会动荡与政治冲

突。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　０９　１４
作者张建斌，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北京，１０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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